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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从外院转来因为气管切开出血的病人

许鹊说：“对，我之所以崇敬医务人员，就
在于他们有奉献精神。”
李晓强继续他的答题：“其实，长寿是与

遗传因子、生活规律、饮食习惯、精神状态、周
围环境、家庭氛围、医疗保健、空气水质有关
系的。遗传因子与生俱来，受益于父母；生活
规律对医务人员而言，是一道难以企
及的难题，医生要 !"小时值班，护士
要翻三班，逢到节假日，特别是遇到
重大灾害，医护人员更是如上战场不
顾疲惫地救死扶伤；谈到饮食习惯，
因为忙于门诊病人，或忙于手术抢
救，耽误就餐倒是我们习以为常的。
至于精神状态，我告诉你我时常在梦
中遇见手术抢救而惊醒。你如果有机
会最好去问问那些上中、夜班的护
士，她们也经常会在梦中惊醒，打电
话到医院询问自己是否配药有误，希
望接班人帮助核实，这个压力是常人
难以感受的。”
许鹊说：“你们长期在高风险、超

负荷状况下工作，会影响你们自己健康的。”
“谢谢你的理解。”李晓强十分感慨。
“我的问题还没问完。”许鹊调皮地说。
“那就继续吧。”
许鹊把提问引向深入：“据统计，上海人

的平均寿命在全国来说都是高的，可上海人
工作节奏快、压力大、饮食习惯受影响，更重
要的空气、水质都不是特别好，那怎么解释？”
“这个问题倒是挺专业的。”李晓强非常

赞赏，试探地回答，“这除了和遗传因子有关
外，在上海，卫生科普知识普及得比较全面，
养生保健观念理解得比较扎实，就医结构设
置得比较合理，这些都是有利因素。再说，合
理利用压力也会有助于长寿。”
许鹊咯咯地笑了，说：“不愧是医务工作

者，回答得令人满意。”话到此处，两人相视而
笑。

在医院，尤其在手术室，对于 #$% 病毒
侵袭是很难做到万无一失的，甚至可以说防
不胜防。尽管在平诊手术前，可以检测 #$%

是否呈阳性以便预防，但 #$%感染初期是很
难检测得出的。如果遇到一个急诊手术，患者
生命垂危，手术抢救又是分秒必争的，这时
候，连初步检测的时间都没有。如果遇上艾滋

病患者 #$%呈强阳性，这些全身投入抢救的
医务人员被感染的几率就大增了。
钱小花、时尚李在值班时就有这么一次

历险记。
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从外院急诊

转来一位因为气管切开出血的病人，他情绪
烦躁，不时挣扎，全身情况极度虚弱，医护人

员好不容易让他安静下来，可他的生
命体征却急转直下，不及时止住出
血，患者随时可能面临死亡。

病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
手术刻不容缓，病人立即被送入手术
室。然而，已处于严重休克状态的病
人，淡漠、烦躁、挣扎交替出现，让病
情变得更为复杂、凶险。
耳鼻咽喉科孙主任、麻醉科曾主

任相继到场，带领医护人员进行抢
救。先是利用支气管镜引导气管导管
重新进入气管，就在这时候，病人不
断呛咳，鲜血喷出，溅在参与抢救的
医务人员脸上、衣服上，可这时候哪
还顾得上脏，更不会在意这鲜血潜在

的危害，终于，气管导管被置入患者气管。
钱小花急忙从患者静脉注入麻醉药，让

他迅速进入全麻状态。耳鼻喉科医生立即在
他伤口消毒、铺巾，重新打开创口，探查、止
血，又重新从患者气管切口处置入气管套囊，
让患者保持呼吸通畅。
等到手术结束时，已深夜十一点多了，疲

惫不堪的医护人员这才松了一口气，准备回
家休息。
这时候，病房外，寒风凛冽，气温骤降，似

乎预示着他们还有一场严峻的考验在等待他
们。

果然，第二天病人 #$%报告显示呈强阳
性，具有高度传染性，这个爆炸性消息就像一
颗重磅炸弹一下子炸得参与抢救的全体医护
人员蒙了。
“这病人的血液我接触过了。”当时不少

医务人员不由自主地说道。
一名年轻的耳鼻咽喉科医生伸出伤痕累

累的手臂，说：“这就是昨天被他抓的，还流了
不少血。”

一位年轻漂亮的护士回忆道：“昨天，他
挣扎时，我全力安抚他，他喷出的鲜血溅得我
脸上、白大褂都是，这可怎么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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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终于止住了小青的严重腹泻

这段至深至痛的分离就是四年半，其中
只和小青见面两次，一共不过二十天。第一次
是撕心裂肺的悲痛相见，那是小青八个月时，
葛沽农场还从未有任何人得到过探亲假回北
京。我是第一个被招到 &&连部的，黑白眼球
分明的李连长都不忍心宣布，连里给我十天
假回北京，原因是我的小公主病危！
我不知是怎样跌跌撞撞地走过从农场到

葛沽镇的 '(里农田地，也不记得是怎么跨上
天津到北京的火车，直奔到医院，看见妈妈紧
挨着坐在小青小小的病床边。妈妈一把抱住
我，我看见我妈妈一下子老了很多，我们哭得
说不出话，那边医生就走了过来，他怎么可能
那么冷漠，如办例行公事一样问我：“你多大
了？哦，才 !)岁，再生一个也不晚。”
但奇迹发生了，是老天爷太可怜我们这

一家三代女人了，为什么要让时代的灾难也
降临到这个小小的家庭和小小的女儿头上
呢？医生用了最后一种很昂贵的药，是用针管
直接射进小青已没了血色的小嘴里，不让一
滴一丝流出来，终于止住了小青的严重腹泻。
一定是天公在帮助我，就在几乎丧失了

希望的一瞬，阳光又重新照射到了这张小病
床，小青的小白脸就像晴天里的朝霞一样又
露出红晕，她那洋娃娃般可爱天真的、甜得像
蜜一样的微笑打开了一扇通向光明的大门！
再生的新鲜旺盛的小生命，给了她的妈妈和
姥姥无限的精力和温暖，在今后长长的日子
里，全家在一起将有足够的勇气向前走，再没
有什么可怕的了！
一星期后，我把刚出院的柔弱的小青接

到了她姥姥———我妈妈的家中。
我自己的家是空荡荡的，丈夫仍在军乐

团学习班被隔离审查。脸色苍白、腰还撑不稳
的小青坐在姥姥、姥爷的大床上，被围在一堆
枕头中间，快乐地嬉笑着玩弄小玩具。姥姥在
向对门的刘姥姥、张阿姨、李大婶等询问应该
给小青吃点什么补营养的食物才能尽快恢复
她的健康。我则一步也不愿离开小宝宝，连眼

睛都不愿眨，看着她的每一
个小动作、小神情。
我十天的“探亲假”明天

就到期了，我一想到要再和
小青分别一段没有期限的时
间就受不了，鼻子马上酸了

起来，双眉紧皱。小青刚脱离危险期出院护
养，我才叹出一口大气可以安下心来好好看
看、陪陪自己的弱小女儿，现在马上又要离开
她，我简直做不到，除非撕破我这年轻妈妈的
心。我的性格也是相当倔强的，做事随自己的
心愿，凡下了决心要达到的目的就一定要去
完成，但如下不了的决心，做不到的事，我也
是一定不情愿去做的。这一回我就大胆违规，
迟了两天才回到连里。
为了与小青和妈妈多待几个小时，我搭

乘最后一班火车和长途汽车，到达葛沽镇时
已天黑了，我必须在荒无一人的茫茫田野里
独自走上三个小时，背上还背着一个沉重的
大包，里面装有一些必要的日用品、衣物，还
有要和一些好友共同分享的农场吃不到的糖
果、饼干等食品，这么重重的一个大包在我的
左右肩上来回替换着。
原野上又刮起了八级大风，像鬼哭狼嚎，

我心里还在惦念小青，不时往肚里强咽着苦
涩的泪水，为了壮胆，我就试着大声唱起来，
模仿着唱我最崇拜和喜爱的民歌手郭兰英的
《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和《一条大河》。我还
记得那年下乡“四清”时，我为了想给贫下中
农表演点什么，可苦于没有钢琴，终于直着嗓
子，学着郭兰英的表情在也是这样的田野里
练唱着。不过那里的田野周围是农村，到处都
有星星灯火，空气中还散发着农村特有的烧
干草的气息，可现在这葛沽地区的荒野，天上
黑，地下黑，到处都是乌黑一片，除了耳边刮
的呼呼的大风，什么人间味道也没有。
我在这漆黑的田野里一边顽强地顶着呼

呼大风往前走着，心里一边反复想：这条路再
远、再艰难，只要我这样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总有一天会走完这条路，走回连里，走到重建
的家里，走去和我的小青、妈妈再重逢，走到
舞台上重新演奏心爱的钢琴，走到祖国各地，
也许也走向世界！走，走，必须往前走，无论怎
样也要坚持走下去，光明一定会到来，一条新
路一定能走出来！我一边拼命地鼓励自己，脸
上的泪水却干了又湿，湿了又干……


